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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,朱风之在操办欢送贺洪的酒宴。认识贺洪是五年前的事。朱风之和夫人殷晓江来到加拿大时,就住在公寓的地下室，贺洪住在三楼。一座公寓里住进中国人,对同住一个楼的中国人来说,是个新闻。

“嘭,嘭.”敲门声。随着屋内主人的应答,门轻轻地被推开了。一个飘着中国北方口音的年青女人,探进半个身子,边说边迈进屋里。

朱风之和殷晓江正在吃晚饭。

“唷,正在吃饭呐!来得不是时候。” 

“没事,没事.”朱风之,殷哓江立忙站起来。

年青女人,把凳子挪开,她说：”别客气.我叫林晖,住在三楼.老公叫贺洪,是个书呆子。和你们一样，都是移民。” 林晖朝餐桌上望了眼,说了几句闲话就出屋了。一会儿,林晖捧了一袋面包,几只罐头和塑料袋包装的食品,推开门进来。

“嗳, 整天都吃土豆怎么成!” 

“林大姐,我们……”他俩很尴尬。

“别说了。”林晖指着墙角边一袋土豆说：”你看!一袋土豆吃了大半袋,骗不了人的。”斗大的地下室,除了一张小桌子,几张小凳子,铺在地上的床和几只装衣服、杂件的箱子外,什么也没有了。几件简单的餐具,堆放在桌上,吃的食品就是碗中的几个土豆。

“你们不要不好意思,我们刚来时,没有少吃过土豆。酸面包也吃过,哪个味道真够人受的。” 林晖的话没有说完,有人敲门.。朱风之开门一看,是一位清瘦的中国年青人。

“博士,进来.”林晖把进来的人向他俩介绍,说：”这是我老公,叫贺洪。贺龙的贺,洪泽湖的洪。” 
朱风之双手握着贺洪伸过来的手,喃喃地说：”谢谢,谢谢!”他不知该说什么好. 

“看上去,你比我小,就叫我贺哥吧!”贺洪文皱皱的话音中,带点哥们说话的色彩.这使朱风之绷紧的神经松下来。

半个多月过去了,他们之间很少见面，因为各人都在忙各人的事。这天下午,天气很好，殷晓江办了应聘手续回家。她路过市中心的一个公园,从公园的另一边传来一阵悠扬动听的小提琴声。在一座艺术雕塑旁,她看到一位黑发亚裔姑娘在拉小提琴.地上放着敞开的放提琴的盒子，盒子里散放着一些纸币和硬币.殷晓江定神一看,她楞住了. “怎么是她呢!”殷晓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,她睁大了眼,再看!是林大姐,没错. 殷晓江两眼涌出了泪水,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了。殷晓江俩夫妻认为林大姐俩口子,来加拿大早,有了固定的工作和收入，所以林大姐送来的食品,每次都收下了。她却没有想到,林大姐是靠卖艺挣钱来维持生活的。殷晓江感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无私情感和关爱,她对自已的无知感到惭愧。她现在好像才认识到,在异国他乡创事业,闯世面,是椿多么艰难不容易的事唷! 

周末晚上,林晖把朱风之夫妻俩叫到自己家里。林晖的家,是个4间半的住房,房内的主调是书和乐器。可是家中搞得很零乱,给人的感觉是主人不爱收拾房间。林晖从厨房里端出一盘切好的西瓜,往桌上一放,说：”大博士买的,不吃白不吃.自已动手!”西瓜下肚,气氛活跃起耒. 

林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,说话了：”请你们上来串串门,聊聊天,好些天没见面,怪想得慌的。”她没等她俩人开口,她又说了：”过两天我要出远门,给你们打个招呼。”她把殷晓江拉到自已身边。
林晖要出远门,他俩感到很突然。殷晓江本来有不少话想跟林晖说,现在是个说话的机会。可是,要说的话应该从哪件事上开口说呢!她在心里嘀咕了一阵子,没有找到一句说事的话引子。

“晓江,有话想和大姐说,是吗?” 

晓江绯红着脸,渐渐地把头低了下去,默默地流下了眼泪。

林晖他俩人慌了神,不知殷哓江是受了委屈,还是迂上了难事。千说万说晓江没开口,扑在林晖的肩上流泪.。林晖朝朱风之喊道：”小朱,你是个老实头人,有话直说。” 朱风之为难了,他不知怎么说好。

林晖盯着他说道：”实话实说嘛,有什么好瞒着的。” 

朱风之望着贺洪,说：”你俩对我们情深义长,是我们的亲哥哥,亲姐姐。对你俩我们不能有非份的说法。可是有件事,总象是有块石头压在心里……”他平静下来后,把殷晓江在公园里见到林大姐拉琴卖艺的事说了出来。朱风之深沉地说：”大姐用劳动和智慧赚来的收入,己经很微薄了,你们用嘴边的食品省下来接济我们.我们很过意不去,不知怎样感谢才好。” 

“噢!原来是这么会事。”林晖沉思起来。她心想,那么简单的一件事,他俩想得挺复杂的。我在公园拉琴是卖艺吗?他们误会了,他们错解了,他们不了解蒙特利尔这个艺术城市,他们不理解音乐人的人生价值! 是呀,这不能怪他们.他们毕竟是大学刚毕业的学生,刚出国门的青年人。人嫩呀,嫩得都能捏出水来。

林晖笑着站起来：”我有一个蛮不错的工作,何必要去卖艺呢。我拉琴,听音乐的人丢下几个钱,有什么不好!钱能买面包,他们给的越多,我给慈善捐的钱越多。大好事嘛!”林晖笑眯眯地轻轻拍了下晓江的头,说：”其实,大姐在那里在拜师访友。” 

“大姐在唬人,公园里有什么师好拜的。” 

林晖耐心地向他们解说：蒙特利尔是个艺术之城,艺术人才藏龙卧虎,祗有把自已推销出,去接触社会,把自己融合到当地的艺术海洋里,你的艺术才会有春天。

他俩似理解,又非理解似的点着头。但是他们始终没搞明白大姐去公园拉琴的目的。

林晖告诉他们,后天她去多伦多,在一家艺术团体里工作。
“当小提琴笫一把手!”殷晓江问。

“谁都想坐这把交椅.要看本事如何了。”林晖笑了笑,说：”先学点本领吧.坐这把交椅是奋斗目标,将来的事。” 

“是嘛!”贺洪猛地插进一句话,话尾还拖了个长音。

“信不信!走着瞧..”林晖自信地笑起来. 

时日一幌就是两年。为了确认学历,朱风之在蒙城又读了一年书.毕业时多了一个硕士的衔头,不久,他便找到了个适合的工作。殷晓江在中国念的是公共卫生专业,这个行业在加拿大不好找。加拿大的护士很缺,她征求了林大姐的意见后,就去考了护士这行当。别看殷哓江在中国是个大学毕业生,要在这里当护士,确实还要念两年书` 。

林晖去多伦多工作,很少回来.有时回来,一转身又走了。她在多伦多常出差,到外地演出,去学校给学生上课,参加各类艺术活动。她是个忙人。

贺洪孤独一人在家,好在楼下住着朱风之一家,他们常来常往,日子过得挺不错的。贺洪像个大哥,诸事都为他们想得多,做得多,唯独他自己的事,闷在心里不肯多讲.他在国内是学化学机械工程的,后来又念了两年博士。到加拿大后,博士衔头用不上,凭博士头衔找工作很麻烦。高不攀低不就,祗能以硕士衔头,在一家公司里找了份工作.只是个搞程序编辑的一般工作。用人的企业说,他们只要个大学生,用不上博士,也用不起。事情就如此明白,英雄无用武之地. 。其实,贺洪手上有很好的项目,因为艺不对路,既没有科学实验基地,又没有生产企业合作,空手打空拳,终究一事无成。后来在朋友邦助下,一家化工机械公司同意聘他做技术顾问。他可以用公司的实验室，他承诺在一年到一年半的期限内拿出产品。诺无虚言,果然兑现。在以后的日子里,他滚在产品堆里,没有时间去搞科研,搞新产品新技术,去实现他的博士梦。

有天傍晚,有位中国来的朋友看他,说是他的老同学。说好在家里见面的，贺洪不在,朱风之把客人接到自已家中。朱风之的家巳搬到二楼,在贺洪家的楼下,不是当年那个地下室可以比似的了。客人姓张,是贺洪南京大学的同学.这次到加拿大魁北克出差,路过蒙市,特来看看同学。客人对贺洪的才学大嘉赞赏,但对他在加拿大的遭迂感到惋惜。他说,国内很需要他这种人才.有两家公司早在去年就邀请他回去,他没有回绝,也没有说不去,拖在那里。

“我们知道他的难处,他回国了小林怎么办?” 客人告诉朱风之,他到多伦多那天,一下飞机就去找林晖.他和林晖谈了贺洪回国之事.林晖沉思了许久。她说：贺洪应该回去,他的事业在中国。这是个出人意料的意见。双雁飞来,留下个孤雁在加拿大? 

“你怎么办?” 客人问道。

林晖告诉客人：这事她俩考虑很长时间了。反复考虑来考虑去,结论是贺洪应该回去。她说她的事好办,她仍是这个家的主妇,当家人。就像乐团上台演出，演奏什么乐曲, 要听指挥的。这个家，是要听她的。不过，她不能走。她说她的事业不允许她离开。

离聚餐约定的时间近了,朱风之等得不耐烦,站到店门口去等人。酒家沿街而开,马路对面是一个小公园,公园里是一片枫树。点缀着红色的枫叶发出”沙沙”的响声。枫叶红了,到了丰收的收获季节。红艳艳的枫叶,随风起午,它彷佛在问人们：你的丰硕成果收获了吗! 
          
--2007年10日25日于蒙特利尔，
刊登在<七天>蒙特利尔版 文汇园笫97期，笫98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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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午四点钟，公司有客户到蒙城，接机的事已落实到秦英的身上。三点半钟了，他才急忙地出了办公室，驾着车去机场。

 在穿越一个十字路口时，红灯亮了，他急刹车，车仃在行人线前。他看了下手表，己是三点四十分了，时间紧了。他希望一路上能少碰上红灯，不要误了接客的时间。 绿灯亮了，秦英一踩油门，汽车前进了。这时，他见到车的右前方的行人道上，迎面过来个小男孩，手里拎着盛着东西的塑胶袋，一边走一边甩玩着。马路上有这么个活跃的孩子，开车的人都会关注的。突然，从小男孩甩动的塑胶袋里，飞过来个白糊糊的东西，只听得”卟”一声响，被秦英车的前轮压上了。秦英把车仃在路边，下车一看，马路上是个压扁了的装豆腐的塑料盒子。没大事，只是压碎了一盒豆腐。小男孩两眼呆呆地望着马路上被压糊了的豆腐。秦英急慌跑到小男孩身旁，秦英见他是个大约12岁大小的孩子，一身中国式服装打扮，上衣前襟上是一直排钮扣，双脚穿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小球鞋。看上去是来加拿大不久的移民的子女。不用说洋话了，说中国话吧。 他连声问道：摔着没有？有没有撞碰着？……    小男孩两眼直楞楞地望着他，眼里闪着恐惧的眼光。好象在问：我惹祸了！

秦英见他祗是慌了神，没有摔着，也没有碰撞着。秦英双手捧着他的脸，叫他别害怕，没事。他问小男孩的家住在何处。

“穿过这条有红绿灯的路，笫一条街28号。我们家很好认，门前草地上有个石头做的光屁股的男孩子。”小男孩手指着前方说道。

秦英问他除了压扁的一盒豆腐外，还有什么东西压坏的。小男孩摇了摇头说，没有别的东西，就是刚买的一盒豆腐。秦英看了看手表，心想：要陪小孩去买豆腐，再送他回家，看来是做不到了。他从口袋里拿出钱，一看，都是几张50元的纸币。他取了张50元的钱，递给小男孩，对他说：”叔叔跟你商量一件事。叔叔要去机场接客人，没时间陪你去买豆腐。这是钱，你再去买盒豆腐回家，行不行？”

小男孩把50元纸币翻过来，翻过去的看了看，然后把钱递还给秦英，说：”叔叔，买豆腐不用这么多钱，这张50元的钱我不要。”

时间，己经不允许再商量了。秦英对他说：”买豆腐用多少算多少。明天中午12点，我在前面那个教堂门前等你，你把多的钱还给我。行吗？”

“行。”小男孩很干脆地答应下来。他又说：”你要说话算话。”他伸出右手，张开手掌-----要击掌。中国大陆小孩子之间，有击掌为信的做法 。秦英和他击了掌，说了声再见，急忙地向他的汽车走去。他的身后又追来了小男孩的话：”叔叔，别忘了明天中午12点。”

第二天快中午时，天上飘起鹅毛般的大雪。这不是个约人室外会面的好天气。秦英办完手中的公事，已是11点半钟了。他站在窗前，望着窗外飞午的大雪，他埋怨自已太粗心：孩子太小了，应该约在他家门口见面。叫十二岁的孩子顶着大雪等人，太不应该了。

秦英开着车，到了”那条街28号”。果然，门前草地上有个石头做的光屁股的男孩子。他下了车，走到门前，他突然仃住了脚步，没有叫门，却转过身，开了车，直驶教堂。车过红绿灯后，便看到教堂。        教堂宏大的拱门关着，迎着飘舞乱飞雪花的吹打，门前的台阶上，好似铺了层雪白的地毯。雪白的地毯上，站了个小男孩，他关注着马路上开过来的每一辆汽车。
秦英紧紧地抱住小男孩，连声说：”叔叔来晚了，叔叔来晚了！”

‘叔叔，现在还不到十二点。教堂的钟还没有响呐！”孩子从口袋里拿出50元钱，交给秦英，说：”叔叔，妈妈说这事是我的错，你不应该赔钱的。”

风吹夹着鹅毛雪片，在空中乱午。秦英眼前模糊起来，是泪水还是雪花，他分不清了。他避开小男孩的目光，紧紧地把孩子搂在怀里。

--2007.12.13于Montreal，发表在   路比华讯 “笔缘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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暴风雪狂飙了两天，今天终于仃息下来。天灰蒙蒙阴沉得很，地上铺盖了厚厚的白雪。路上的扫雪车，呼呼隆隆地在忙碌着，把睡懒觉的人吵醒了。今天是周日，吃早餐时，时钟已过了9点。我们一家人边用餐边讨论今天要做的几件家务事。 这时，门铃响了，来客人了！ 原来是隔壁邻居----一位印度裔老爷爷。 这位印度裔老爷子，是个整天乐哈哈的乐天派。家中只有他一人，女儿已出嫁，住在岛的东头，因为路远，很少到西岛来看望她的父亲。 我们两家后院的草地，是连在一起的，中间只隔了层矮矮的木板墙。他很乐观，也很勤劳，经常在草地上忙忙碌碌的伺候一些花草。他在劳动和活动时，行动很迟缓，听说是他的心脏不好，左手提不起来，不能拿稍重一点的东西。他待人很亲和，我俩经常隔着木板墙，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加手势进行聊天。我几次请他到我家作客，他都谢绝了。可是他一次也没有请过我，什么缘故，我一直没想明白。

今天，地上的雪厚得过了膝盖，风吹得人刺骨地冷。他作客上门，肯定有不平常的事情。我给他端上一杯咖啡，准备和他谈事。可是他微笑着说了一通英语，我听不懂。我儿子给我翻译，说他要一杯中国茶。要喝中国茶。这是我们看家的饮料。有呀！我给他泡了杯顶级的龙井茶。这时，他向我们讲了我们俩家的屋顶上，被风吹去了部分挡雨的油毡。他说，雪一化，屋里就要漏水了，这事他已经向保险公司通报了，他要我们及时向保险公司通报。

原来今天一早，他攀着梯子去察看了屋顶面，看清了被风吹坏的几处地方。说到这里，我才注意到他的脸色不很好，裤子下半截湿了一片。当我给他的茶添开水时，他谢绝了。他说他心脏的部分心肌衰竭了，医生规定他每次只能喝一定量的水，不能多喝。动完手术出院时，医生叮嘱他要严格按要求安排好生活，管好饮食，因为他的寿命，医生说只能活两年。他笑着对我们说：现在快五年了，不是活得蛮好嘛！医生的话不能不听，也不能全听。关键是看你在活着的时候，是怎么活法。整天背着”快死了”的思想包袱，哪肯定活不长。    

我离开西岛后，一直没有见过他。但他那整天乐哈哈的笑容，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，他仍是那样的亲和慈祥。

--2008.3.12 于Montreal，发表于路比华讯 “笔缘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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俞志三在一家卖包子、馒头的小店门口站住了，他朝着在面案旁揉面团的中年汉子凝视了一会，便走进了小店。
“老板，和你商量件事。”
店老板“嗯”了声，没有抬头，仍在揉他的面团。俞志三说他要用小零钱换几张大票，说着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硬币，要往面案子上放。店老板急忙制止他，叫他把硬币放在墙边的桌子上。  “要换多少钱？” 俞志三说：“七元二角。”
“啊！”店老板离开面案走了过来。他一脸的疑惑 ，问俞志三：“七元二角的硬币要换什么样的大票？”
俞志三对店老板说，他想向四川灾区捐点钱，他身上只有五分，一角的硬币，这些小硬币怎能拿得出手，想用这些钱换几张一元钱的纸币，往捐款箱里放的时候，像会事，心里也踏实点。
这时，店老板开始打量来换钱的人：年纪五十出头，黝黑的脸，上面爬满了皱纹，肩后背了个竹篓，篓里有盛饮料的塑料空瓶什么的，右肩的掖下夹了根拐杖，支撑着已残疾的右腿。他心想，看上去这人像个拾破烂的。捐的钱虽不多，有这份心，确实不容易。他拍了拍手上的面粉，从衣口袋里拿出张10元的纸币给俞志三，说：“你七块钱的硬币，换我一张大票，剩下的二角钱你带回去。”
俞志三颤颤抖动的双手，拿着10元钱说：“我不能要，你做小买卖的不容易，一天下来赚不了多少钱，我怎么能要你的钱。”
店老板的话声响了：“你不是去捐款嘛！这张票子你放进捐款箱里就行了。” 听了店老板的话，俞志三好像明白了什么，但他又坚持说，三元钱他是要还的。
第二天快中午时，俞志三又来到馒头小店。店老板坐在桌边喝茶。“进来，进来。”店老板向他招招手。“我是来还你三元钱的。”俞志三把三张一元的纸币放在桌上。
“来，来，坐下。哪能让客人站着说话。”店老板拿了张凳子过来，把俞志三按在凳子上，又给他泡了一杯茶。 
俞志三坐在凳子上很不自在，他不知如何应付这种局面。他喃喃地对店老板说：“谢谢你了！这三块钱你收好。”说毕，把钱推到店老板面前。他又说道：“老板，没事的话，我还要到捐款的地方去一趟。”
“你不是捐过了，还去干什么？”
“说出来你不要笑我。为的就是捐款的事，我是整夜都没睡着。”
“嗨，这是个新闻。你说说。”
俞志三告诉店老板，昨天晚上他在百货公司门口看电视。这些天，电视上全是四川灾区的事。他越看越沉不住气。他埋怨自已，他责问自己：在这么大的天灾面前，只拿出了一把角子（注），我没有尽心呦！我俞老三难道就值七元钱！ 他对店老板说，在他的破棉袄里，还放着560元钱呢！这是春节后积攒下来的。他不好意思地朝店老板一笑，继续说他的事。看了电视回来，晚上坐在床上，手里拿着560元钱，从右手放到左手上，又从左手放到右手上，一直折腾到天亮。天亮了才下了决心：550元捐了，10元钱留下。故事讲完了，他对店老板说：“不要笑话我唷！”
“噢！”店老板心里咯噔一下，心想：人是穷了点，可是个硬汉子，他心里装的不光是自己。店老板又认为，做人也要实际一点，顾人总是顾自已要紧，要劝劝他：“你再捐几十元，或一百元，意思到就行了。人家有钱的，一出手就几十万，几百万。你捐了钱，已经够意思了。咱们是穷人，不能和他们比。”
俞志三惊愕的双眼，望着店老板慢慢地说：“穷富自古以来就有，穷人的骨头也是硬的。人穷怕什么！只要脊粱骨硬，天塌下来也顶得柱。”说完，他起身要去捐款处。临走时，他再三感谢店老板邦了他的忙。
店老板凝视着俞志三背影，他瘦弱，吃力地迈动着残疾的右腿，一拐一拐地向前走。他向俞志三喊了声：“喂！俞老三，回来时到我这里坐坐。”
“行！”俞志三用左手向背后挥了挥，没有仃步，一拐一拐的向前走去。

注：角子，地方话，就是硬币。
--2008.5.21 于Montrea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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